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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已 经 持 续 两 个 礼

拜了，敌军向市中心，
南区滥发炮弹，已不管
那儿是居民区，那儿是
军事设施。因此，每天
都有为数不少的居民伤
亡。我们巷里一位姓李
的伯伯，昨天也受到弹
片击中身亡，今天又有
两位邻居受伤，悲惨的
哭声传来，叫人惊惶又
难过。不知如何是好？
我和母亲弟弟躲在室内
防空壕里，只听到父亲
刚从外面打听消息回来
悄悄地说：“住在巷尾
木厂的儿个同乡决定明
天逃难，告诉我们要不
要跟？”

母 亲 压 低 声 音
问：“逃到哪里？我们
在内地又没有熟人。”

“ 听 说 后 方 各 地
的中华总会都设立了难
民所，明天我们走到格
里安镇再打算。”父亲
说。

停了片刻，母亲叹
了口气：“不走也不行
了，我们连杂粮也快吃
完了！”这次逃难终于
决定下来。

战火在熊熊燃烧，
硝烟浓雾弥漫！

这一夜，我望了望
熟睡的弟弟。我这位弟
弟 比 我 小 9 岁 ， 母 亲 忙
不过来时，要我帮忙照
顾。父亲和母亲忙着翻
箱倒柜，拣些要携带的
衣服（好多年没有添衣
服，有什么可拣呢？）
我替巷里的同伴担心，
他们是否也跟着逃难？
天色未亮，我们匆牤中
填饱肚子，同巷同乡已
有人过来催促，好几家
汇集在一起，这样乘着
战舰上的老爷兵尚在梦
中 狞 笑 ， 大 家 赶 紧 上
路。父亲扛着旧皮箱，
里面装着的除了几件衣
服外，还有几件他舍不
得放弃的工具。我听父
亲 昨 晚 在 收 拾 行 李 时
说：“有了这几件家伙

（工具），跑到哪里都
不怕没有饭吃。”母亲
则一手牵着弟弟一手拎
着包袱。我带干粮，干
粮是昨晚煮熟的，加上
喝的份量也不轻。一路
上，有络绎不绝的逃难
者，也有从后方陆续开
赴前线的战士，唱着战
歌，战歌内容我只听懂
两句：

同胞兄弟呀，看一
看战场吧

你的战友浴血在祖
国的土地上．．．．．
．

（二）
难忘小镇“格里

安”
收容难民同胞情
1
我们巷里的一群逃

难者，朝着内地的方向
走。听大人们说先到格
里 安 镇 （ K r i a n ） ， 远
离炮声再说。格里安镇
是什么地方？说要走到
天黑才到。我在家乡爬
山爬惯，到外婆家也是
这么走去，所以走起路
来比大人有劲得多。天
色渐明，路上皆是逃难
者，携家带口，行色慌
张，所经过的住家有几
处炮弹落下颓垣断壁。
更多是紧闭门户，人去
楼去。昨天中弹燃烧的
建筑物仍冒黑烟，烧焦
味仍在空气中弥漫，逃
避战乱出现在人们的脚
步。我也紧跟着，担心
掉队走散。上午8点多，
敌方少爷兵又开始“上
班” 了，盲目地打炮，
炮弹落在那里，那个地
方就打霉！回头看，硝
烟滚滚，有一处冒烟不
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吗？
都是平民区呀，少爷兵
真是瞎了眼，不然就是
昨晚饱醉未醒，怎么可
以 乱 发 炮 弹 ， 滥 杀 平
民。炮声像鬼哭狼嚎，
那 些 少 爷 兵 就 是 一 群
没有人性的狼，冷血的
鬼！

走 出 泗 水 郊 外 ，
炮声渐渐远去。阳光照
到身上已感烫热，加上
带着沉重行李，汗流浃
背，我的脚步越来越沉
越慢，连大人们也快走
不动了。几个同乡略略
商 量 ， 合 雇 了 一 辆 牛
车。牛车慢，可舒服多
了。在当时来说，已是
难得的交通工具。我们
到达格里安镇时，天色
已暗，灯火已亮。隆隆
炮声虽然听不到了，可
是小镇的气氛也是一片
备战景象。一批批从泗
水涌进或路过的难民，
一车车从内地驶往泗水
战 士 ， 他 们 都 是 青 年
人，斗志昂扬，虽然穿
着不一样，有像学生有
像工人农民，一路上战
歌不断，口号不断。

小镇难民所已满，
我们被安排在一位陈姓
同乡家。屋子很大，是
一座古老建筑物。他本
是做土产生意的，现在
已没有生意可做，自愿
腾出地方，算是减轻难
民所地方不够的压力。

在 当 地 侨 团 的 主
持下，难民所设在中华
学校里，还搭起了大厨
房 ， 每 天 有 大 锅 饭 供
应 两 餐 。 “ 患 难 见 真
情” ，每当到难民所领
取饭菜的时候，当睡在
陈厚叔叔供应的床位的
时候，才更深体会这句
话。战火纷飞，落荒落
难，是当地社团慈善机
构伸出援手，温暖了每
个逃难者的心，此情难
忘！

我们暂时在格里安
这个小镇安顿下来，每
天还能从逃出的难民中
知道一些泗水的战情。
一个礼拜之后，父亲侥
幸找到一份工作，是在
一个做糕点的福清同侨
家中做临时工，帮忙修
理木器用具，包两餐，
也有工钱。父亲说，糕
饼坊的主人，儿子有自
己的店，媳妇忙着照顾

两岁大的女儿。糕饼坊
只有两个女工，特别是
中午糕饼出笼，要招呼
10多个糕贩，忙透了。
父亲见我空闲，糕饼坊
有许多工作适合我做，
于是把我也带了去。老
板伯伯60岁左右，平头
装，慈眉善目，一看就
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尽
管战乱时期原料缺乏，
他的糕饼并没有涨价，
只是不能多做，而每次
糕 贩 要 多 领 时 ， 他 总
是 细 语 解 释 ： “ 不 要
争，每天有糕点出售就
好，面粉和糖都难买到
了。”每次忙完，老板
伯伯总是送两块糕叫我
趁热吃。糕贩中有大人
也有年龄像我一样的少
年 儿 童 ， 其 中 有 一 个
叫沙益的印尼小伙伴，
喜欢和我在一起，熟悉
了，他怂恿我跟随他一
起卖糕，他会帮助我。

老板伯伯知道我也
要卖糕，有沙益作伴，
于是也分一份给我。我
和沙益一样提着竹篮子
沿途叫卖，我羞涩的不
敢出声，只是静静的跟
随。

每次有人买糕，必
先照顾我。“你还不习
惯，不要紧。”沙益安
慰我。

他说：“现在格里
安镇有许多不知从哪里
调来的军人，驻扎在村
公所，也有在边缘空屋
里，他的禚点一到就卖
光。”一路上，沙益一
再问我泗水所看到的战
争怎样？敌人发射过来
的炮弹多不多？炮弹厉
害吗？后来他自豪地告
诉我，他父亲和21岁的
哥哥都奔赴泗水前线去
了。知道沙益的父亲和
哥哥就是参加“泗水之
战” 的战士，我刻意地
敬佩地看了看沙益，似
乎要在他身上寻觅可敬
的为共和国独立而战的
勇士形象。沙益比我大
两岁，高高瘦瘦，黑黑

俊俊，骨架子显得很硬
朗；谈话和做事情比年
龄成熟得多。他那黑黑
很有光泽头发，两道眉
毛也黑得很可爱，天生
整齐的一排白色牙齿，
可是忧忧郁郁总滿布在
他脸上。

一 旦 提 起 他 的 父
亲，沙益脸上的忧郁马
上 消 失 ， 随 之 而 来 洋
溢 着 自 豪 和 光 荣 。 他
说：“我父亲虽然是农
民，小学还没有毕业，
但他空闲时喜欢打开收
音机，听听新闻，昂格
隆音乐，所以他在村里
比较活跃。”

“ 你 的 父 亲 真 棒
（Hebat）”

所以沙益对“泗水
之战”格外关心，从各
方面打听，看到从泗水
送往后方的伤员，总是
提心吊胆，默默为他的
亲人，为“泗水之战” 
的 勇 士 们 祝 愿 胜 利 归
来！

沙 益 告 诉 我 ， 现
在格里安镇有许多不知
从 哪 里 调 来 的 军 人 ，
驻 扎 在 村 公 所 ， 也 有
在 边 缘 空 屋 里 ， 他 的
禚点一到就卖光。我们
沿着乡间小路走，走了
约15分钟，我们把脚步
缓慢下来。沙益指着前
面一座并不起眼的建筑
物 说 ： “ 那 就 是 村 公
所，驻有部队，人数不
一定，有时只驻扎一两
个晚上就开走，又来了
另一批。我到这里卖糕
就想起我父亲。”我听
后“哦” 了一声，心里
明白，明白中增添了对
出征战士们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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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进村公所，

我 问 ， “ 你 每 天 都 来
吗？”沙益回答：“昨
天我到另外一间住有分
队的屋子。”

乡下的村公所，建
筑简单：前面盍着一座
多功能礼堂，礼堂四周
不用围墙，只用4条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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